
“所谓的诗人都是生活在人间的人，人间永
远是诗人灵感的源泉。”

“真正的诗人一定是对众生充满爱和悲悯的
人。”

茶雾灯影中，赫赫扬扬就他诗中那柔柔糯糯
的爱，向记者作出了别样的解析和重构。

褒也罢贬也罢，那都是诗人爱人间的体现，
诗人首先是人间的人，而不是云头的神仙，爱人
间，是诗人永恒的乡愁。真正的诗人，一定是对众
生充满爱和悲悯的人，因为人间首先是人的人
间，爱人间，首先是爱人。即便是爱具体的人不容
易，作为群体的人类，还是值得好好去爱的。毕
竟，人类是造物的杰作。《性情集》里的爱，更多的
是披上了爱情的外衣。

“别来谢客说病酒，明月无言对芳舟。春雨情
深添燕泥，秋风愁重压潮头。杜宇当日催君归，鹧
鸪今夜劝人留。心事且付荷灯去，星星点点过秀
楼。”(摘自《性情集》，无题)

放眼世界，孤独和寂寞是物质社会的共有特
点，冷漠成为物质积累的孪生兄弟。可冷漠掩盖
不了人内心对爱的渴望，爱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更是诗之永恒主题。

“曾说呵护到永远，童心哪知世事艰。村前河
畔草青青，屋后山头天蓝蓝。白墙黑瓦大宅门，红
鞋绿裤小秋千。春残桑葚紫如旧，只是黄莺已杳
然。”(摘自《性情集》，无题)

真正的诗人也一定是对世间万物充满爱和
悲悯的人，因为人间不仅仅是人的人间，也是万
物的人间。即便某个节点你对人心失去了信心，
你还可以爱万物，比如说，可以给月亮写一写情
书：“独倚危阑，秋来何夕到前村。日日雨中黄昏。
待留千转柔肠，梦里话温存。常忆花开时，联袂探
春。世事纷纷。相知者、吾与君。人间灯火，难照桂
畔仙云。却将尺素，裹寸心、一并付天孙。过河处、
寄予冰轮。”(赫赫扬扬近作《婆罗门引》《与月
书》，未收入《性情集》)

比如说，和莲花谈一场恋爱：“寥落星空，黯
淡烟波，孤帆依旧萍踪。蒹葭深处，蛙声又匆匆。
但得香润寸心，尽平生、勿问西东。君俊雅，云台
琴歇，仙雾更重重。前尘恨懵懂，营营蹉跎，耽延
相从。天有情，梦中教睹清容。从此功名碎事，作
绝唱、都付寒蛩。佳期至，芳魂路近，晓风送远《满
庭芳》《与莲书》，未收入《性情集》)

作为诗人，是相信有真爱的，不管是广义的
爱还是狭义的爱，否则没法写诗。赫赫扬扬讴歌
爱，实质是崇尚对真善美的追求。

“戏言来世续前盟，人海转身又一生。春送缠
绵江南雨，秋迎呜咽漠北风。残阳远山双碟路，断
鸿寒江孤蓬灯。纵使红尘无觅处，奈何桥上待相
逢。”(摘自《性情集》，无题)

苦难和磨难中的爱更深情、更真挚，也更值
得褒奖。用诗演绎这种爱，就是给苦难和磨难中
的人们重建不舍的希望。

“夜梦阑珊闻孤鸿，忆人总在行旅中。一江喧
嚣绕画舫，半轮寂寞挂长空。世事竟负少年约，夙
愿或待老来从。只是秋风渐无力，相思成霜连天
穹。(赫赫扬扬作于2009年，未收入《性情集》)”

诗中的爱是单向的，单向的爱更纯粹更无
私，所以也更高尚更动人，只有立场，无论是非，
不讲对错。诗中的爱和现实中的爱不同，诗中的
爱不强调相向而行，更强调奉献，只讲付出，不问
回报。赫赫扬扬用诗净化爱，赫赫扬扬诗里的爱
既不自私更不贪婪。

“邻家小妹为花狂，遍植芳菲满庭堂。顶雨曾
赠两株绿，踏雪单送一枝香。赧颜并桃说己媚，新
裙试菊问谁黄。当时未解其中意，如今世事已茫
茫。”(摘自《性情集》，无题)

诗关注的是爱的机缘而非爱的道理，真爱是
没有道理的，爱是机缘巧合的产物，诗会让人树
立起爱的信心。

诗中的爱是纯粹的，而现实中促使爱成功的
条件却很不纯粹。爱的成功率和爱的纯度并不是
正比例关系。伤感的爱更常态，爱的伤感成就了
诗的凄美。

“雨夜无伴自观海，天外波涛动地来。梦中鹊
桥因情建，心底离恨为痴埋。归帆不现伤怀岸，航
灯空立断肠台。清月破云三更后，荼蘼架前待花
开。”

伤心总是难免的，诗里诗外都是如此，赫
赫扬扬用诗治愈人间爱的伤痕。现实中爱的残
缺，在诗里会得到解构和重塑。赫赫扬扬的诗
更珍视那些未被成就的爱，所以有很强的治愈
性。

赫赫扬扬用诗加持爱的力量，让爱跨越一
切世俗的鸿沟，给爱以正义的视角，给爱提供
参天的养分。赫赫扬扬强调，爱需要诗，诗更需
要爱。

赫赫扬扬用诗赞美爱，因为爱是人间的希
望，爱能消除人们对人生及未来的恐惧和不安。
只有爱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仇恨只会
让人类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赞美爱就是爱人
间。

“因为爱，我对这人间投以沧桑而又执拗的
眼神。”赫赫扬扬如是说。

(文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开学在即，翻开新生花名册，可以发现三
个字的名字占了绝对主流。有的班级四十多人
中，只有一两人是两字或四字的名字。有调查
统计显示，在1970年-1990年这20年间出生的中
国人口中，三字姓名占到71%，二字姓名占到
28%；2000年以后这20年出生的人口，三字姓名
则占到86%，二字姓名只占到12%，这个变化还
是很明显的。

名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每一代人的名
字都有高频用字。比如，在1950年-1970年出生
的一代人中，“建国”“志军”“超英”比比皆是；
到了1970年-1990年，二字姓名相对增多，男性
名字中多见“伟、鹏、峰、磊”，女性名字中多见

“娜、芳、莹、玲”。2000年以后，起名用字也更加
雅致，而且为了避免重名，三字姓名甚至四字
姓名越来越多。根据统计，2010年以后出生的
男孩名字带“博”字的最多，“泽”字第二，“宇”
字第三；女孩名字带“涵”字的人数最多，带

“梓”字的第二，带“雨”字的第三。浩然、子轩、
雨泽、宇轩和梓涵、子涵、雨涵、欣怡成了目前
小学生中的高频用名。

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起名用字在不同
历史时代有着明显特点。比如在《三国演义》中
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是单字名，比如曹操、刘备、
孙权、关羽、张飞、赵云、周瑜……能叫上来的三
字姓名也大多是复姓，比如诸葛亮、司马懿、太
史慈等等。但到《隋唐演义》就不同了，从虚构的
宇文成都、裴元庆，到真实存在的单雄信、徐世
勣，三字姓名大量出现。据统计，《后汉书》《三国
志》记载的人物中二字姓名的比例分别高达
98%和99%，《隋书》和两《唐书》中的两字姓名
比例却降到了59%和43%，有相当大的变化。

要谈论名字的变化，可以追溯到文明的源
头。在早期部落聚居时，要和人打招呼，一种近
乎本能的表达是“诶”这么一个字。日子久了，
人们便把一个字作为一个事物的代称。从商周
到秦汉，只用单字的二字姓名占据主流长达千
年之久，最主要的原因要归结于当时的避讳制
度。中国的避讳制度源远流长，“为尊者讳，为
亲者讳，为贤者讳”,对于这三种身份的人，旁
人既不可指摘他们的过错和短处，就连名讳也
不能触碰，如果赶巧取名用了相同的字，就必
须更改。秦汉不只避讳死者，和皇帝名讳同字、
同音的人物、礼俗礼器、山川大泽都要改名，甚
至对前代君王都必须避讳。

在宗法社会，不只尊者要避讳，家里的亲
者、长辈也必须避讳。如果父亲名“友”，子孙们
在家里说话，就不能开口闭口我的友人谁谁
谁，而要找个字进行替换。所以孔子才说:“入
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到别人
家拜访，需先问清对方家长的大名，以此找寻
同训字规避，才不触犯人家的禁忌。因此，每一
个族长、家长，以及即将成为家长的人，也都尽
量取单字名，以方便社交。

避讳给人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对于这一点，
皇帝也心知肚明。汉宣帝刘病已继位之后，就将
自己的名字改为刘询，并在诏书做了解释：“闻
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
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
者，赦之。”刘病已这名字在当时太大众化，如果
不改，病、已两字都需要避讳，老百姓说话办事
稍不注意就会触及敏感词，并因之获罪。汉宣帝
为方便群众，便更名为询，只需避这一个字。和
他持同样想法的，还有汉昭帝刘弗陵，曾改名为
弗；汉平帝刘箕子，改名为衎，衎字较生僻，需要
避讳的场合就更少了。

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王
莽以遵循周礼的立场，进行了从上到下的改革，
其中以改名最为突出。不仅山川、地理、官职之
名被改，就连时人取名也都要全部用单字，他甚
至要求:“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之所以下达这条
诏令，是因为《公羊传》曾有“(春秋时期)讥二名，
二名非礼也”的记载。王莽政权仅存在了15年，但
在他的推动下，原本就流行的单字名，更渗透到

社会各阶层之中，双字名几乎成了禁忌。因此在
《三国志》里记载的历史人物，有99%都是单字
名。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
单字名的比例在三国时期到达历史巅峰之后，
从西晋开始，双字名的比例逐步开始回升，这也
有多重原因。

首先从天下局势来看，西晋末期，司马氏困
于八王之乱，周围少数民族趁势南下，抢占中
原。在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名字也随之发生
变化。鲜卑族的乞伏部、秃发部，匈奴的支系卢
水胡族，纷纷带上本族名字如乞伏国仁、秃发乌
孤、沮渠蒙逊，这便不再是二字姓名的天下了。

南朝武将多次夺取政权，他们处于氏族精
英和底层民众之间，经常变动阶层，他们的存
在使精英阶层受到了民间习惯的影响，逐步突
破了单字名观念的限制。刘宋皇室最先开始以
双字取名，如刘义符、刘义隆、刘子业等。由于
当时氏族文化兴盛，复名由此又引出了班辈名
字，即在双字名里选一个字为固定字，以明辨
兄弟和亲族关系，如宋武帝刘裕的七个儿子，
均以“义”为班辈字，宋孝武帝刘骏的28个儿
子，均以“子”为班辈字。皇族带头换风气，底层
民众效仿，据统计，在南朝《宋书》中出现的245个
人名中，复名者有137人，数量压过了当年风头无
两的单字名。宗族中排辈的需要，也进一步推进
了双名化的趋势，成为宋代以后按照“字辈谱”
取名的开端。

其次是修仙和五斗米教的社会文化因素。
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出现的人物只有60人为
双字名，其中属西晋或三国时期的有12人。这12
人大多是齐鲁滨海一带人士，那里靠近蓬莱仙
岛，自古盛产超然世外的方士，《晋书》中的这些
复名者，绝大多数和修仙修道有些关系。

自东晋开始，“之”字成了人名中的高频用
字。比如琅琊王氏，王羲之同辈中名里带“之”
字者有12人，子侄中有22人(如王献之、王凝
之)，孙辈以下的有近40人。还有画家顾恺之、
名将陈牢之、数学家祖冲之、“白袍将军”陈庆
之、史学家裴松之等等，均以“之”命名。

单纯从文字的角度来说，“之”只是一个虚
词，并没有实质性的字义。根据后人的研究，

“之”字入名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具有信仰标识
的内涵。天师道宣扬长生不死观念，鼓励采药
炼丹，深受门阀士族的喜爱。琅琊王氏“世奉五
斗米道”，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尤其虔诚，以致
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他任会稽内史时，恰
逢孙恩之乱，当叛军包围会稽城时，他不仅不
派兵防守，还笃定地祈祷天师相助，最后城破
身亡。

除了“之”字，同样带有宗教性质的“道”“昙”
“灵”“僧”等虚字也大量成为人名的用字。比如
南朝书法家王询的孙子辈有僧达、僧谦、僧绰、
僧虔，曾孙辈有僧亮、僧衍、僧佑。南北朝门阀士
族势力强大，尤其重视避父祖之家讳，但“之”

“道”这一类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
缀，所以不需要避讳。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家族
五代中人名带“之”字者多达数十人，不仅从姓
名中完全看不出辈分，而且父子、祖孙等均“同
名不讳”，这也使双名成为一时风尚。出于表意
需求和审美需要，门阀士族人名中的虚词逐渐
超出了信仰层面，开始普遍出现，这又反过来推
动了双名化的进程。

说到避讳，南北朝时避讳规则比先秦汉晋
的古人还要严格，但时人用了《礼记》中的“二
名不偏讳”做挡箭牌——— 如果名是两个字的，
只要不是连起来都相同，就无需避讳，比如孔
圣人的母亲名叫颜徵在，只要说“在”不说

“徵”，说“徵”不说“在”，就不会触犯亲人的讳。
两个字完全重合的概率，比之一个字，需要避
讳也就少了很多。

客观来说，双字名相对于单字名多出一个
字，也能表达更丰富的内涵。比如唐高祖李渊
有嫡子四人，分别名为建成、世民、玄霸、元吉，
合其名首字为“建世玄元”，寄托了李渊对诸子
以及未来的期待。于是，在唐代双字名蔚然成
风，已经和单字名比例相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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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竹林林七七贤贤阮阮籍籍、、嵇嵇康康、、山山涛涛、、刘刘伶伶、、阮阮咸咸、、向向秀秀、、王王戎戎，，名名字字全全是是单单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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